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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典艺术相伴的快乐
阎晶明

田家青是家具艺术家， 我现在还记

得认识他的经过。 那是大约十年前， 一

位出版界的朋友介绍说， 有一做家具的

朋友想来见面， 谈一谈为其家具艺术品

增添文字表述的事宜。 家具？ 艺术？ 我

一头雾水。 认识之后方知， 田家青是我

所毫无认知的家具领域的翘楚， 先不说

其打造的家具的艺术水准， 单就他在这

一领域的代表性著作 《明韵》， 就是一

部流传甚广的名著。 而他又对作家十分

敬重， 希望能帮他推荐合适人选， 能为

其新创作的家具撰写铭文。 我自然没办

法完成这样的任务， 因为想不出认识的

作家里对家具艺术还深有研究的人。 但

我们之间从此有了一点清谈上的交往。

接触过程中， 越来越对田家青多方面的

艺术造诣增加了认识， 这种认识又以激

赏为主。

田家青并非科班出身， 是从实践中

历练出来的艺术家。 家具， 因其实用性

和与市场接轨的密切性所致， 作为艺术

品的 “纯度” 是很难坚持的吧， 我想。

而田家青恰恰是一位秉持艺术理想的家

具艺术家， 他的低调、 执著， 不唯市场

的追求， 他以做学问的态度研究和制造

家具的能力和水平， 特别是他自觉远离

喧哗躁动的静心 、 尽力 ， 令我深为感

佩 。 几年前 ， 和一家出版社的朋友聊

天， 谈到是否可以编一套艺术家的文学

作品如散文随笔的丛书 ， 以展示 “跨

界” 者的文采。 我当下就想到了田家青

并向其约稿。 几年后， 田家青在三联书

店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叙事性文学作品

《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 因为

我与朋友的丛书不能很快实现 ， 而田

家青已然完成了描写他与恩师交往史、

记述其逸事的长篇作品 ， 加之王世襄

是三联书店的老作者 ， 田家青的这本

书由三联出版再合适不过 。 此书甫一

问世 ， 即引起广泛影响 ， 当年即成为

三联书店的畅销书 。 写得好 ！ 这是我

唯一能给出的评语。

我以为田家青是一个特别值得挖

掘的写作人才 ， 在多次热切的交流之

后， 确定了可以推出的另一选题作品，

这就是今天终于同读者见面的新书 ：

《和古典音乐在一起的时光 》。 见到新

书 ， 不胜感慨 。 在整个成书过程中 ，

历经了多位编辑 ， 好几家出版社的费

心费力 ， 作家出版社的张懿翎 、 人民

文学出版社的赵萍 ， 为此更是付出了

非同一般的辛劳。

我特别想向广大读者推荐此书， 原

因如下———

田家青是标准的发烧友 ， 而且一

“发” 而不可收至数十年。 但这可不是

一部纯属总结音乐欣赏经历的书， 也不

简单是为后来者做欣赏指南的乐评文

章。 这其中时时刻刻倾注着作者对音乐

文化的理解， 还记录着古典音乐在当代

中国的流传、 接受过程。 读的是音乐，

联想到的是艺术经典在不断变化的文化

潮流中的命运与变形。

在田家青笔下 ， 古典音乐有如万

道光芒 ， 照亮了诸多他所敬仰的艺

术高峰 ， 也如一面哈哈镜 ， 照出了

他所不屑的种种故作高深的虚假 ，

无法容忍的媚俗 。 种种艺术欣赏中

的奇葩与怪象 ， 引发出他无法抑止

的文化忧思 。

多次慕名买票到剧院现场听古典音

乐的经历 ， 通常不但没有带来美的享

受， 反而是激起愤怒和忧虑。 观众的私

语， 不顾秩序的来回走动， 所有这些嘈

杂都让人无法静心欣赏艺术。 然而 “乱

大谋 ” 的并不全然是这些 “小不忍 ”。

演奏水平普遍下降， 夸张做作和追求技

术成熟正在危害艺术本身。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 种种现场经

历的不愉快， 都是经典艺术在传播过程

中必然会面对的现象。 但你千万别以为

田家青是崇洋媚外者， 我反而认为， 反

对和调侃甚至批判崇洋媚外， 是本书最

出彩的部分。 他对以 “维也纳” 之名来

中国做 “锯琴” 演奏的乐团十分气愤，

对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洛可可 “贵” 气装

饰以及国人对之顶礼膜拜的心理均表疑

问。 婉转的疑问和直接的批评在书中随

处闪现， 几乎是一部古典音乐的欣赏校

正书。

在田家青笔下， 艺术的纯粹和名利

的追逐是势不两立的。 在介绍柴可夫斯

基 《第五交响曲》 时， 田家青上来谈的

是两位指挥家切利比达凯和卡拉扬之间

的区别。 卡拉扬名满天下， 几乎无人不

知， 商业价值很高。 而 “切是一位令人

尊敬的思想家”。 切不让人录制他指挥

的作品， 因为艺术是不应该被复制的。

卡拉扬则一生录制发行了一千三百多部

作品。 他因此引发观点， “在社会上最

会忽悠的那号名人， 一般不会是在这个

行业里最棒的那个人， 因为他们会把更

多的精力、 心思和心机放在怎样宣传迎

合市场和大众上 ， 而人的精力是有限

的。” 无论他对指挥家的比较和评价是

否可做定论， 但他表达的观点中对艺术

的虔诚和敬畏却是今天值得弘扬的。 书

中还对一位中国音乐教育家蓝玉崧

先生身怀绝技却不求名利的境界致

以敬意 。

田家青的不崇洋媚外还体现在他对

中西音乐的比较上。 交响乐可说是田家

青的最爱， 但他同时认为， 中国古典音

乐之美同样值得敬仰。 他甚至还对中西

乐器做了自己的品评， 认为小提琴和古

琴在文化底蕴与气质上无法比拟， 即使

与二胡相比也难分伯仲， 因此对国人中

一些只认西方古典艺术而无视民族艺术

经典的态度不以为然。 学术观点可以讨

论， 价值观念却颇有解气处。

这是一部以音响系统为载体， 又以

一连串亲历故事为依托的妙趣横生的

书。 由于现场演奏水平的不确定和观赏

过程的常出 “意外”， 他经常是通过自

己拥有的音响系统与真正的艺术以及艺

术大师对话。 五套音响系统的故事， 就

是本书的主体构成。 表达对拥有这些珍

品的喜悦， 绝非是品质的炫酷， 财富的

炫耀 ， 技术的显摆 。 对艺术的极致要

求， 向艺术大师的致敬与向往， 才使他

在音响上具有如此漫长、 自觉、 苛刻的

追求。 同为发烧友的读者一定能从中读

出赞同、 认可和启发。

这是一部多年痴迷音乐， 终于可以

在文字中痛痛快快彻彻底底表达一回的

动情之书。 除了音响系统， 不断得到的

各式唱片、 光盘， 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

通过不同的音响播放， 同一乐曲在多版

本中比较， 让他拥有超凡脱俗的 “听音

乐的耳朵”。 他可以敏锐捕捉到声音的

方向， 也知道听音乐的最佳方位， 因此

他想做一个 “骑在指挥家脖子上听音

乐” 的人。 书中记述了他如何从少年时

起就到处寻找听音乐的机会， 如何满北

京去找 “QU 三儿” 这样的店主， 去淘

得难得一听的经典唱片。 这位既拥有世

间最优质音响， 又会自己攒出一件 “土

炮” 音响的家具艺术家， 正是因了把所

有的积蓄甚至吃饭钱用来投入到艺术，

历经漫长的岁月， 穿过世间的浮躁， 坚

持内心的坚守， 才让他保持了一颗对艺

术的纯粹的心。 决绝的态度和辩证的思

维， 饱满的激情和理性的判断， 总是在

他的文字间流溢出来。

当然， 千万不要认为， 这本书只不

过是万千音乐爱好者中之一的叙说， 田

家青是艺术家， 所有的艺术在极致处都

是相通的、 一致的。 田家青既然可以哼

着交响乐投入自己的创作， 他就可以对

音乐自身投入创造。

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施坦威钢琴设

计出一台 “有历史意义的、 具有中国风

格的独一无二的特别纪念版施坦威钢

琴”， 这才是田家青追逐古典音乐半个

世纪， 心心念念， 又与自己的艺术创造

结合， 必然、 必须得到的回响。 这还不

算， 他亲自为这款 “龙韵” 钢琴和自己

的老师王世襄曾经拥有的 “大圣遗音”

古琴举办了一场小型音乐会。 他要表达

的是， 所有的艺术， 在巅峰上、 极致处

应该具有同样的境界： “作为东西方各

自文化精神和形象的代表， 两者之间的

对话应该是相互包容， 倾心交流， 而不

是打擂台比高下。”

还有一点必须要提一下 ， 这是一

本特别好读的书 ， 文字清新而朴实 ，

知识的广博 ， 观念的通达 ， 无法抑制

的热情 ， 幽默诙谐的语调 ， 有时专业

得高冷 ， 更多时是随意提点的口语 ，

读出的是会心一笑， 仿佛在聊天， 却自

有深度。 真可用作者书中认为的艺术之

好的最高评价比附一下： “不差一口气

的好”。

（《和古典音乐在一起的时光》， 田
家青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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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外婆还不老。 她时常倒几部

车， 来小镇看我和我妈。 记忆中， 她

爱穿一件灰色咔叽布外套， 冬天是驼

色呢大衣、 “料作裤”， 裤线挺括。 非

但不老， 还有点时髦。 下雨天， 裤脚

会沾一些泥 。 我很少去汽车站接她 ，

她总是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亲热地叫

我 “囡囡”。 我很开心， 外婆从不空手

来。 “上海” 旅行包里装的， 是外婆

厂里做的鸡蛋糕、 苔条酥和苏打饼干。

酒心巧克力一般日子是吃不到的， 除

非我生病了， 或者是我和我妈的生日。

还有方便面， 那时叫 “梭子面”， 是高

档的食品， 我捧在手上干啃， 又脆又

香， 比麻花好吃。 听外婆说， 解放前

她在美国佬开的 “沙利文食品厂” 做

工， 五十年代初， 沙利文和苏格兰人

的 “义利食品厂”、 香港人的 “马宝山

糖果饼干公司” 合并为上海益民食品

四厂。 1970 年， 新中国第一袋油炸方

便面， 就诞生在外婆的手底。

我见过外婆年轻时的照片， 短发

清爽 ， 眼睛明亮 ， 面颊有两朵红晕 。

外婆笑着说， 那是后期上色的。 外婆

喜欢唱沪剧， 唱越剧， 唱黄梅戏， 是

厂里的文艺积极分子。 后来说不让唱，

她就不唱了。 外婆能写会算， 又出身

贫苦 ， 根正苗红 ， 很快被委以重任 。

八十年代， 外婆负责厂里的外调工作，

碰到去安亭、 黄渡那个方向， 她就早

早办完事， 花一角六分买张长途车票，

跳上开往小镇的班车。

外婆通常在下午抵达 。 我妈说 ，

姆妈你坐， 我去弄碗面吃。 外婆摆手，

说静芝你别忙， 我吃过了。 据外婆说，

汽车站下来有一家饮食店， 小馄饨做

得好吃， 每次她来都要点一碗。 外婆

说得那么诚恳， 配合着喝蛋皮汤的声

效， 以至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以为外

婆是真的喜欢吃小馄饨。

镇上有两家国营招待所， 外婆嫌

不卫生， 住在家里又添麻烦， 往往没

说几句话 ， 就急着赶末班车回上海 。

我妈领着我送外婆， 往她旅行包里塞

几个咸鸭蛋， 有时是一段青鱼干。 一

角六分坐到安亭， 三毛钱乘 “北安线”

到陆家宅， 再换 40 路电车回家。

来过几次后， 外婆的小镇方言就

说得有模有样， 比我妈地道多了。 她

笑着跟我们的邻居打招呼， 扯些有的

没的， 临别时再送上一把大白兔， 拜

托他们多多照顾我。 邻居们都说， 这

个上海老太太真好， 和气。 我心疼大

白兔， 对外婆的社交不以为然———我

妈平时买菜都讲上海话的。 外婆就说

我妈笨， 死心眼， 不懂人情世故———

到人家的地方 ， 客气一点总没错的 ，

你说阿是？

有一次我跟我妈上街 ， 大热天 ，

我吵着要吃奶油雪糕 。 我妈没同意 ，

我就赖在地上不肯走。 我正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 一支雪糕送到面门前 ，

“囡囡吃”。 我睁眼一看， 是外婆。 原

来方才我满地打滚时， 外婆就坐在马

路对面的公交车上。 她都看见了。

更多的时候， 我跟我妈去院部打

电话。 整个小镇医院只有一部长途电

话， 装在院长办公室外边。 电话打到

弄堂口的电话亭， 接线阿姨去楼下扯

一嗓子， 外婆再跑出来接。 外婆在电

话那头讲 ， 囡囡乖吧 。 我说 ， 乖的 。

外婆说， 囡囡想吃啥。 我说， 酒心巧

克力。 外婆就笑了， 酒心巧克力哪能

天天吃， 要吃出酒瘾的。

那时我爸妈常为一些琐事争吵 。

我不愿听他们吵架， 就选择离家出走。

不会走远， 在医院宿舍区范围内， 找

一个冷僻角落坐着。 我爸妈吵着吵着

发现我不见了， 赶紧下楼来找我。 他

们东张西望， 焦急地喊我的名字。 我

一声不响 ， 把头埋进自己的膝盖里 。

等我爸妈终于找到我， 埋怨几句， 或

是安慰一番， 也就忘了刚才吵架的事。

后来我长大一点 ， 这招就不太好用 。

通常会有两种结果： 要么吹半天冷风，

实在冻得受不了， 自己灰溜溜地跑回

家； 要么我爸妈发现小赤佬又来这套，

两人尽弃前嫌， 团结起来对付我。 家

庭矛盾是解决了， 男女混合双打的滋

味不太好受。

我偷偷跑去院部打电话， 接线阿

姨问， 寻啥人 。 我说 ， 35 号孙阿姨 ，

谢谢侬。 阿姨说， 等歇。

第二天， 外婆来了。

我爸还在学校上课， 我妈和外婆

先吵起来了 。 我妈说外婆 “专制 ” ，

“包办婚姻”， 外婆说我妈没良心。 每

次我妈对我爸有所不满时， 她会觉得，

这一切的问题都是我外婆引起的。 我

妈十六岁那年， 一腔热血地报名去黑

龙江插队， “去祖国最艰苦的地方”。

外婆偷偷跑去她学校， 把志愿改成安

徽怀远， 只求离上海近一点。 大红喜

报贴出来， 我妈傻了眼。 相约去黑龙

江的同学说她是 “叛徒”， 我妈没法辩

解， 回家大哭一场。 在当了三年农民

后， 我妈被推荐上了当地的卫生学校，

毕业后分配在县人民医院。 外婆到处

求人， 给她张罗相亲对象， 找到了在

小镇教书的我爸。 两人通信， 我妈说

怀远的白乳泉在茶经里排名第七， 我

爸就说他老家无锡的惠山泉是天下第

二泉； 我妈说自己差点能推荐上复旦，

我爸就说要不是一道不该错的题， 自

己眼下就在清华。 我妈对我爸的抬杠

行为很不满意 ， 最后是外婆拍了板 。

外婆的想法很简单： 嫁给我爸， 我妈

就能调到小镇工作， 好歹离上海近些。

我妈指着外婆说， 要不是你， 我怎么

会认识 “这只男人 ”。 外婆说 ， 不是

我 ， 你还有的苦 。 我妈说 ， 苦就苦 ，

你凭什么替我做主。 外婆说， 你当时

都快三十了， 我不做主谁做主。 我妈

说， 四十也跟你没关系， 我可以不结

婚的。 外婆气得直哆嗦， 半晌， 她转

过头对我说， 你讲讲看， 你妈这叫什

么话。

听我妈说过， 她跟外婆其实不太

亲。 我妈跟我两个舅舅是太阿婆一手

带大的。 在我妈的大多数童年里， 我

的外公外婆都在热火朝天地干革命 。

外公是街道办事处的干部， 外婆是厂

里的劳动模范， 两人经常要忙到深更

半夜才回家。 第二天姐弟三个醒来时，

大床空荡荡， 他们已经去上班了。

外婆是抹着眼泪离开的。 我妈赌

气没送她。 是我目送外婆挤上了末班

车。 外婆拎着一个大大的旅行包， 里

面装了床单和被套———她原本打算去

招待所住一晚的。 车上人很多， 车门

关了两次才合上。 我站在路边哭了。

第二天晚饭后， 我妈拖我去院部。

仿佛等了很久， 听筒里传来外婆的声

音———喂， 喂， 啥人啊？

我妈攥紧话筒， 手微微颤抖， 不

说一个字。

……喂， 静芝啊， 阿是静芝……

啪一声， 我妈挂掉电话， 拉着我

走了。

舌尖上的徽州
阮文生

侄女小兮从美国回来了。 她在花山

谜窟的一大堆石头里翻来覆去， 小半天

过去了， 兴趣和脚力不减， 接下来逛屯

溪老街 。 面对密匝匝的流光溢彩的店

铺， 小兮新鲜劲儿十足， 久违了！ 家乡

变化大了。

她不停地转头看这买那。 买了马记

烧饼， 还买了墨子酥、 梅花饼等。 她喜

欢家乡特产， 一大堆山货在手里晃悠晃

悠的。 一岁多点的侄孙子， 看到大巴车

就用胖嘟嘟的小手指着， 嘴里不停地咿

呀啊呀。 我奇怪， 美国什么没有？ 原来

他们在新泽西州， 几乎看不到大巴。 一

个亮闪闪的活动的大家伙， 小家伙见了

兴奋。 侄女婿智丰是个在美国出生的台

湾小伙子， 头回来老街， 不断地东瞧西

望 ， 一脸喜滋滋的 。 他会点简单的中

文。 那天进门， 我泡了茶。 过了一会，

他跑来找我： 水！ 水！ 我一头雾水。 小

兮笑了： 他不喝茶， 要白开水！ 老街上

的旧时光， 在块块砚台和石板里， 也在

深色的木门窗里严丝合缝着。 智丰瞪大

了眼睛 。 三马路过去了 ， 二马路过去

了， 老桥就在面前。 小兮在解说。 智丰

摸着石栏， 似乎在辨识： 很远的明清社

会， 如何从这里来去。

穿过马路， 刚好对面有家饭店。 这

里真是个好节点， 过晌了有点饿了， 它

出现了。 桌椅看起来旧旧的， 其实骨子

里挺新派的， 就像舞台上穿长袍马褂的

青年。 柜子在一个架子上立住， 里面的

瓶子器物有了明明暗暗的意味。 廊道里

一排线装书。 墙上一幅画， 墨峰壁立深

壑纵横 ， 是黄山 ， 啊 ， 云气和雾团重

了。 可是， 横江就在窗下， 江水在不慌

不忙的清澈里。 一下子就把我们从云里

雾里， 解脱开来。

一只黄灿灿的大砂钵上来了 。 盖

上披着宽宽的红带子 ， 写着 ： 幸福吉

祥好运永远 。 里面到底是些啥 ？ 服务

员不回答 ， 却问谁来剪彩 ？ 毫无疑

问 ， 智丰最合适 。 虽然沟通不畅 ， 他

还是个明白人 。 小兮用英语不知对他

嘟哝了啥 ？ 智丰揭开大盖子 。 哇 ， 一

大钵汤 ， 被大家围住 。 香气袭人 ！ 汤

里的小山头在鼓突 ， 一只硕大的鱼

头 ， 被块块豆腐簇拥 。 服务员强调 ，

太白鱼头是这里的招牌菜 。 我站起

来 ， 给智丰舀汤 ， 汤是乳白色的 。 滚

热的潮头在嘴里闹开了 。 好鲜 ！ 好

鲜 ！ 大家欢呼起来 。 一大把翠绿的芫

荽撒上去 ， 色香味全了 。 这里功夫不

浅啊 ， 所谓静水深流 ， 其实已经走过

千峰万壑 ， 松风鹤影龙吟虎啸都成底

色了 。 酝酿多时的大砂钵 ， 简直就是

深思熟虑的见解 ， 一经敞开 ， 真够新

鲜 、 独特 。 瞧 ， 文火仍然不依不饶不

离底线 ， 终于到了所有的底子都掏出

来的痛快 ！ 我看到智丰低头在汤里忙

乎 ， 勺子小小地发出响声 。 小兮做了

个鬼脸 ， 说他喜欢大陆的饮食 。 呃 ，

这就对了 ！ 徽州的一条鱼 ， 能够掀动

江河湖海 ！ 所谓舌尖上的徽州 ， 聚积

了多少人间烟火华夏智慧 ， 才能大河

汤汤 。 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精深

博大深入浅出 。 其实 ， 钵子里简单 ，

除了鱼头就是豆腐 ， 可是那里的味道

和境界 ， 却让我们忙得不亦乐乎 。 有

人斜倾着钵子 ， 有人管住大勺子 ， 有

人按住鱼骨 。 总之 ， 不让一口汤闲置

下来 。 就连圆桶里胖嘟嘟的小手 ， 也

在不停地指着大砂钵。

黄灿灿的嫩笋咸肉， 一叠叠的， 早

早奉献了春天的色彩和姿态。 猪脚烧板

栗、 河虾、 菌菇炒肉片、 老徽宅挞粿、

小青菜、 萝卜干、 腌角豆， 哈密瓜、 黄

瓜、 西瓜、 葡萄， 都是一场盛宴里的丰

收锣鼓， 在各自的定位里， 一起往着喜

庆里热烈着。

要在以前， 我们还不是菜市场里转

转， 拎一大堆鸡鸭鱼肉， 回家忙乎。 现

在 ， 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 。 找个

酒店 ， 一次消费千儿八百 ， 也是能接

受的 。 小兮记得这里曾叫某宾馆 ， 现

在重新装修了 ， 格局时尚又保留了徽

州特色 ， 一进门大南瓜在摆场子叠罗

汉 ， 袅袅的雾气 ， 从玻璃里出来 。 是

尊重了曾有的地热和泉水么 ？ 做到这

点要力量 ， 也就是说这个酒店与屯溪

随着时代一起发展变化了 ， 生活真的

好起来了。

小兮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

后在伊利诺伊大学读研。 现在从事于财

会审计工作， 拖着个小毛头， 够忙的。

智丰是搞程序设计的工程师 ， 属于硅

谷， 他在家里上班， 看起来自由， 可是

进了工作间不到点不会轻易出来。 美国

的快节奏， 没漏下这个房间。 他们很疲

惫， 回来了， 每天父母总是让他们睡个

够。 这不， 头晚讲好了去花山谜窟， 可

早上快九点了， 他们还没起来。 大家闷

头走来走去的， 犹豫着要不要去喊喊。

我说让他们睡吧， 孩子们在外打拼不容

易。 回家了， 放松放松是对的。

我自信我的主张和选择。

出了这里， 延安路上车水马龙， 三

江口里清流叠翠。 天空里多了云块， 桥

墩爬满苔藓， 那是回忆里的青葱岁月。

“这是这”与“圆的方”
———读维特根斯坦《战时笔记》

李 荣

维特根斯坦是近代欧洲所谓 “语言
派” 哲学的大师。 这一派哲学， 由人兽
之辨在于思维这一基本哲理出发， 由思
维本质在于语言来 “搭个桥梁”， 最终
把人落实于 “语言的动物”， 认语言为
打开人类思维之秘的钥匙。 也就是说，

语言所到之处 ， 也就是人类思维之边
界。 凡不入语言之门者， 也就不入人之
世界的大门。 凡语言难以表达者， 或不
能表达者 ， 几乎就是康德所谓 “物自
体”， 与人总是 “隔缘” 或者 “绝缘”。

近时读了维氏的 《战时笔记》， 系
其一战从军时偷闲中 “做自己工作” 之
所记 ， 分为 “逻辑 ” 及 “私人 ” 两部
分。 笔记中常常会有 “答案好像已在嘴
边”、 “打破僵局的话就在嘴边， 但还
是未说出” 之类的记载， 可想见其冥思
之神情及哲思欲破未破时之情状。 其认
“人之语言命题” 为人之世界一切可能
性之 “图像”， 其结构特征与其 “所指”

有某种共同之关系。 命题本身 “然则然
矣 ”， 不过只是 “当然 ”、 “或然 ” 及
“未然 ”， 所以无所谓是与否 。 只有与
“已然” 相比较， 方有是与否。 世界本
身无所谓善与恶， 只有与人相连属， 才
分出善或恶。 其语言论或可如此概括：

人先天有其 “逻辑”， 命题确定 “所指”

的逻辑位置， 涵盖一切或然性。 逻辑位
置再 “投影” 至人之实际世界， 逻辑位
置与实际位置两相比较 ， 则命题产生
“实际意义”。

维氏思维十分缜密， 拈出 “这是这
样的 ” 与 “这不是这样的 ” 两矛盾命
题， 进行比较， 认为两者虽互相反对，

却都是暗含着 “这样的” 的共同成份。

矛盾对立其实拥有着 “共同的边界 ”。

还有， “这是这”、 “我是我” 这类同
义反复式的命题， 虽则 “没有说出任何
东西”， 但是与 “圆的方”、 “干的湿”

之类矛盾式命题共同形成语言的 “两
极”， 极点对于逻辑定位是不可或缺的。

此类分析， 极有趣味， 亦有启发。

不过， “语言派” 哲学的基础， 依
然是理性主义运思方向 ， 把理性思维
“融化” 在语言之中， 固然在 “语言之
途” 中穷追深探， 风光无限。 但是西方
思想已从理性之境逐渐渗透到非理性之
境 ， 所谓 “深处奥秘 ” ， 有 “意在言
外”、 “非言语所能表出” 者。 中国哲
学中老庄所谓 “得意忘言”、 “得鱼忘
筌” 者， 言与意之间的距离与 “空隙”，

也早就指出语言之外， 似乎还有东西，

亦未可知。 鸡声茅店月 （国画） 萧 和


